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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文正公奏稿卷一  
遵议大礼疏  道光三十年正月二十八日  

奏为遵旨敬谨详议事。  

正月十六日，皇上以大行皇帝朱谕遗命四条内无庸郊配、庙祔二

条，令臣工详议具奏。臣等谨于二十七日集议，诸臣皆以大行皇帝功

德懿铄，郊配既断不可易，庙祔尤在所必行。直道不泯，此天下之公

论也。臣国藩亦欲随从众议，退而细思，大行皇帝谆谆诰诫，必有精

意存乎其中。臣下钻仰高深，苟窥见万分之一，亦当各献其说，备圣

主之博采。  

窃以为遗命无庸庙祔一条，考古准今，万难遵从；无庸郊配一条，

则不敢从者有二，不敢违者有三焉。  

所谓无庸庙祔一条万难遵从者，何也？古者祧庙之说，乃为七庙

亲尽言之。间有亲尽而仍不祧者，则必有德之主，世世宗祀，不在七

庙之数，若殷之三宗，周之文、武是也。大行皇帝于皇上为祢庙，本

非七庙亲尽可比；而论功德之弥纶，又当与列祖列宗同为百世不祧之

室。岂其弓剑未忘，而蒸尝遽别，且诸侯大夫尚有庙祭，况以天子之

尊，敢废升祔之典？此其万难遵从者也。所谓无庸郊配一条有不敢从

者二，何也？古圣制礼，亦本事实之既至，而情文因之而生。大行皇

帝仁爱之德，同符大造，偶遇偏灾，立颁帑项，年年赈贷，薄海含哺，

“粒我烝民 ”，后稷所以配天也。御宇三十年，无一日之暇逸，无须臾

之不敬，“纯亦不已 ”，文王所以配上帝也。既已具合撰之实，而欲辞

升配之文，则普天臣民之心，终觉不安。此其不敢从者一也。历考列

圣升配，惟世祖章皇帝系由御史周季琬奏请外，此皆继统之圣人，特

旨举行，良由上孚吴眷下惬民情，毫无疑义也。行之既久，遂为成例。

如大行皇帝德盛化神，即使无例可循，臣下犹应奏请，况乎成宪昭昭，

曷敢逾越。《传》曰： “君行意，臣行制。”在大行皇帝自怀谦让之盛

意，在大小臣工宜守国家之旧制。此其不敢从者二也。所谓无庸郊配

一条有不敢违者三，何也坛？规模，尺寸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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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十四年重加缮修，一砖一石，皆考律吕之正义，按九五之阳

数，增之不能，改之不可。七庙配位，各设青幄。当初幄制阔大，乾

隆三年量加收改，今则每幄之内，仅容豆笾，七幄之外，几乏余地。

我大行皇帝虑及亿万年后，或议增广乎坛璇，或议裁狭乎幄制，故定

为限制，以身作则，俾世世可以遵循。今论者或谓西三幄之南，尚可

添置一案。暂为目前之计，不必久远之图。岂知人异世而同心，事相

沿而愈久，今日所不敢言者，亦万世臣子所不敢言者也；今日所不忍

言者，亦万世臣子所不忍言者也。经此次朱谕之严切，盈廷之集议，

尚不肯裁决遵行，则后之人，又孰肯冒天下之不韪乎？将来必至修改

基址，轻变旧章。此其不敢违者一也。  

古来祀典，兴废不常，或无其祭而举之，或有其礼而罢之，史册

所书，不一而足。唐垂拱年间郊祀，以高祖、太宗、高宗并配，后开

元十一年，从张说议，罢太宗、高宗配位。宋景祐年间郊祀，以艺祖、

太宗、真宗并配。后嘉祐七年，从杨畋议，罢太宗、真宗配位。我朝

顺治十七年，合祀天地、日月、星辰、山川于大享殿，奉太祖、太宗

以配。厥后亦罢其礼。祀典改议，乃古今所常有。我大行皇帝虑亿万

年后，愚儒无知，或有援唐宋罢祀之例妄行陈奏者，不可不预为之防，

故朱谕有曰：非天子不议礼。以为一经断定，则巍然七幄，与天长存。

后世增配之议尚且不许，罢祀之议更何自而兴？所以禁后世者愈严，

则所以尊列祖者愈久。此其计虑之周，非三代制礼之圣人而能如是乎？

大行皇帝以制礼之圣人自居，臣下何敢以寻常之识浅为窥测，有尊崇

之虚文，无谋事之远虑。此其不敢违者二也。  

我朝以孝治天下，而遗命在所尤重。康熙二十六年孝庄文皇后遗

命云： “愿于遵化州孝陵近地择吉安厝。 ”当时臣工皆谓： “遵化去太

宗昭陵千有余里，不合祔葬之例。 ”我圣祖仁皇帝不敢违遗命，而又

不敢违成例，故于孝陵旁近建暂安奉殿，三十余年未敢竞安地宫，至

雍正初始敬谨蒇事。嘉庆四年高宗纯皇帝遗命云：“庙号无庸称祖。”

我仁宗睿皇帝谨遵遗命，故虽乾隆中之丰功大烈，而庙号未得祖称，

载在《会典》，先后同揆矣。此次大行皇帝遗命，惟第一条森严可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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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不遵行，则与我朝家法不符，且朱谕反复申明，无非自处于卑屈，

而处列祖于崇高。此乃大孝大让，亘古之盛德也。与其以尊崇之微忱

属之臣子，孰若以莫大之盛德归之君父？此其不敢违者三也。  

臣窃计皇上仁孝之心，两者均有所歉。然不奉升配，仅有典礼未

备之歉，遽奉升配，既有违命之歉，又有将来之虑，是多一歉也。一

经大智之权衡，无难立判乎轻重。圣父制礼而圣子行之，必有默契于

精微，不待臣僚拟议而后定者。臣职在秩宗，诚恐不详不慎，皇上他

日郊祀之时，上顾成命，下顾万世，或者怵然难安，则礼臣无所辞其

咎。是以专折具奏，干渎宸严，不胜惶悚战栗之至。谨奏。  

应诏陈言疏  道光三十年三月初二日  

奏为应诏陈言事。  

二月初八日奉皇上谕令，九卿科道有言事之责者，于用人、行政

一切事宜，皆得据实直陈，封章密奏。仰见圣德谦冲，孜孜求治。臣

窃维用人、行政，二者自古皆相提并论。独至我朝，则凡百庶政，皆

已著有成宪，既备既详，未可轻议。今日所当讲求者，惟在用人一端

耳。方今人才不乏，欲作育而激扬之，端赖我皇上之妙用。大抵有转

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废一，请为我皇上陈之。  

所谓转移之道，何也？我朝列圣为政，大抵因时俗之过而矫之使

就于中。顺治之时，疮痍初复，民志未定，故圣祖继之以宽；康熙之

末，久安而吏弛，刑措而民偷，故世宗救之以严；乾隆、嘉庆之际，

人尚才华，士骛高远，故大行皇帝敛之以镇静，以变其浮夸之习。一

时人才循循规矩准绳之中，无有敢才智自雄，锋芒自逞者。然有守者

多，而有猷有为者渐觉其少。大率以畏葸为慎，以柔靡为恭。  

以臣观之，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之办事

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退缩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动辄请

旨，不肯任咎是也。琐屑者，利析锱铢，不顾大体，察及秋毫，不见

舆薪是也。敷衍者，装头盖面，但计目前剜肉补疮，不问明日是也。

颟顸者，外面完全，而中已溃烂，章奏粉饰，而语无归宿是也。有此

四者，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将来一有艰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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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必有乏才之患。我大行皇帝深知此中之消息，故亟思得一有用之才，

以力挽颓风。去年京察人员，数月之内，擢臬司者三人，擢藩司者一

人，盖亦欲破格超迁，整顿积弱之习也。无如风会所趋，势难骤变。 

今若遽求振作之才，又恐躁竞者因而幸进，转不足以收实效。臣

愚以为欲使有用之才，不出范围之中，莫若使之从事于学术。汉臣诸

葛亮曰：“才须学，学须识。”盖至论也。然欲人才皆知好学，又必自

我皇上以身作则，乃能操转移风化之本。臣考圣祖仁皇帝登极之后，

勤学好问，儒臣逐日进讲，寒暑不辍；万寿圣节，不许间断；三藩用

兵，亦不停止；召见廷臣，辄与之往复讨论。故当时人才济济，好学

者多。至康熙末年，博学伟才，大半皆圣祖教谕而成就之。  

今皇上春秋鼎盛，正与圣祖讲学之年相似。臣之愚见，欲请俟二

十七月后，举行逐日进讲之例。四海传播，人人向风。召见臣工，与

之从容论难。见无才者，则勖之以学，以痛惩模棱罢软之习；见有才

者，则愈勖之以学，以化其刚愎、刻薄之偏。十年以后，人才必大有

起色。一人典学于宫中，群英鼓舞于天下，其几在此，其效在彼，康

熙年间之往事，昭昭可观也。以今日之委靡因循，而期之以振作，又

虑他日之更张偾事，而泽之以《诗》、《书》。但期默运而潜移，不

肯矫枉而过正。盖转移之道，其略如此。  

所谓培养之方，何也？凡人才未登仕版者，姑不具论。其已登仕

版者，如内阁、六部、翰林院最为荟萃之地，将来内而卿相，外而督

抚，大约不出此八衙门。此八衙门者，人才数千，我皇上不能一一周

知也。培养之权，不得不责成于堂官。所谓培养者，约有数端：曰教

诲，曰甄别，曰保举，曰超擢。堂官之于司员，一言嘉奖，则感而图

功；片语责惩，则畏而改过。此教诲之不可缓也。榛棘不除，则兰蕙

减色；害马不去，则骐骥短气，此甄别之不可缓也。嘉庆四年、十八

年，两次令部院各保司员，此保举之成案也。雍正年间，甘汝来以主

事而赏人参，放知府；嘉庆年间，黄钺以主事而充翰林，入南斋。此

超擢之成案也。盖尝论之，人才譬之禾稼，堂官之教诲，犹种植耘耔

也。甄别则去其稂莠也；保举则犹灌溉也；皇上超擢，譬之甘雨时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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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勃然兴也；堂官常常到署，譬之农夫日日田间，乃能熟悉穑事也。

今各衙门堂官，多内廷行走之员，或累月不克到署，与司员恒不相习，

自掌印、主稿数人而外，大半不能识面，譬之嘉禾稂莠，听其同生同

落于畎亩之中，而农夫不问。教诲之法无闻，甄别之例亦废，近奉明

诏保举，又但及外官，而不及京秩，培养之道，不尚有未尽者哉！  

自顷岁以来，六部人数日多，或二十年不得补缺，或终身不得主

稿；内阁、翰林院员数，亦三倍于前，往往十年不得一差，不迁一秩，

固已英才摧挫矣。而堂官又多在内廷，终岁不获一见。如吏部六堂，

内廷四人；礼部六堂，内廷四人；户部六堂，皆直内廷；翰林两掌院，

皆直内廷。在诸臣随侍御园，本难分身入署，而又或兼摄两部，或管

理数处。为司员者，画稿则匆匆一面。白事则寥寥数语，纵使才德俱

优，曾不能邀堂官之一顾，又焉能达天子之知哉！以若干之人才，近

在眼前，不能加意培养，甚可惜也。臣之愚见，欲请皇上稍为酌量，

每部须有三、四堂不入直内廷者，令其日日到署，以与司员相砥砺。

翰林掌院，亦须有不直内廷者，令其与编、检相濡染。务使属官之性

情、心术，长官一一周知。皇上不时询问，某也才，某也直，某也小

知某也大受，不特属官之优劣粲然毕呈，即长官之浅深亦可互见。旁

考参稽，而八衙门之人才，同往来于圣主之胸中。彼司员者，但令姓

名达于九重，不必升官迁秩，而已感激无地矣。然后保举之法，甄别

之例，次第举行乎旧章。皇上偶有超擢，则楩楠一升，而草木之精神

皆振。盖培养之方，其略如此。  

所谓考察之法，何也？古者询事、考言二者并重。近来各衙门办

事，小者循例，大者请旨。本无才猷之可见，则莫若于言考之。而召

对陈言，天威咫尺，又不宜喋喋便佞，则莫若于奏折考之矣。国家定

例，内而九卿科道，外而督抚藩臬，皆有言事之责。各省道员，不许

专折谢恩，而许专折言事。乃十余年间，九卿无一人陈时政之得失，

司道无一折言地方之利病，相率缄默，一时之风气，有不解其所以然

者；科道间有奏疏，而从无一言及主德之隆替，无一折弹大臣之过失，

岂君为尧、舜之君，臣皆稷、契之臣乎？一时之风气，亦有不解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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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然者。臣考本朝以来，匡言主德者，孙嘉淦以自是规高宗，袁铣以

寡欲规大行皇帝，皆蒙优旨嘉纳，至今传为美谈；纠弹大臣者，如李

之芳参劾魏裔介，彭鹏参劾李光地，厥后四人，皆为名臣，亦至今传

为美谈。自古直言不讳，未有盛于我朝者也。  

今皇上御极之初，又特诏求言，而褒答倭仁之谕，臣读之至于扦

舞感泣，此诚太平之象。然臣犹有过虑者，诚见我皇上求言甚切，恐

诸臣纷纷入奏，或者条陈庶政，颇多雷同之语，不免久而生厌；弹劾

大臣，惧长攻讦之风，又不免久而生厌。臣之愚见，愿皇上坚持圣意，

借奏折为考核人才之具，永不生厌之心。涉于雷同者，不必交议而已；

过于攻讦者，不必发钞而已。此外则但见其有益，初不见其有损。人

情狃于故常，大抵多所顾忌。如主德之隆替，大臣之过失，非皇上再

三诱之使言，谁肯轻冒不韪？如藩臬之奏事，道员之具折，虽有定例，

久不遵行，非皇上再三迫之使言，又谁肯立异以犯督抚之怒哉？臣亦

知内外大小，群言并进，即浮伪之人，不能不杂出其中。然无本之言，

其术可以一售，而不可以再试，朗鉴高悬，岂能终遁！方今考九卿之

贤否，但凭召见之应对；考科道之贤否，但凭三年之京察；考司道之

贤否，但凭督抚之考语。若使人人建言，参互质证，岂不更为核实乎？

臣所谓考察之法，其略如此。三者相需为用，并行不悖。  

臣本愚陋，顷以议礼一疏，荷蒙皇上天语褒嘉，感激思所以报。

但憾识见浅薄，无补万一。伏求皇上怜其愚诚，俯赐训示，幸甚。谨

奏。  

条陈日讲事宜疏  道光三十年四月初四日  

奏为条陈日讲事宜，补臣前折所未备事。  

窃臣前于用人三策折内，言及康熙年间日讲之例。三月十一日，

奉谕旨：着于百日后举行日讲，所有一切应行事宜，着各该衙门察例

详议以闻。钦此。查康熙年间例案，臣部及各衙门俱已无存。而臣之

初意，系于赞助圣学之中，阴寓陶成人才之意。原折内所谓其几在此、

其效在彼者，尚未申明详晰。今一切应行事宜，亦必求于人才有益，

不徒务讲学之虚名。谨参考《会典》及《圣祖御制文集》、《国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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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诸书，竭臣愚见，先定大概规模，补前折所未备。请皇上再交各

衙门核议，务使精益求精，圣学、人才，两有裨益，方得实效。谨将

臣所拟条款胪列于后：  

——考定日讲设官之制  

谨按日讲起居注官，现在满洲十员，汉人十二员。臣考旧章，则

日讲官与起居注官，系属两项，非一项差使也。日讲官主执经人侍，

每日进讲，即宋时崇政殿说书之职也。起居注官主典礼侍班，簪笔载

记，即周时左史、右史之职也。我朝顺治十年设立日讲官，其时并无

起居注之名。至康熙九年复举行日讲，且创立起居注馆，于是起居注

官即以日讲官兼摄之，两项差事乃并为一项矣。厥后康熙二十五年停

止日讲，而起居注官则未尝废，衔上日讲二字亦未裁去。雍正、乾隆

以来相沿不改，其实所办之事，乃记注侍班之事，日讲二字则有空衔

而无实事也。今奉旨举行日讲，似须循名责实，二者分作两项，于现

在记注官之外，别添一项人作日讲官，以复顺治及康熙初年之例。其

现在之起居注官，只于衔上裁去日讲二字，其余不改，以循雍正、乾

隆以来之例，庶名实相符，而于六朝成宪皆不稍背云。  

——讲官员数  

谨按顺治十二年初设讲官，选词臣八人，不分满、汉。康熙九年

定设满洲四员，汉官八员。厥后递有增加，至十八员、二十六员不等。

盖以讲官而兼记注之事，职务较繁故也。今既将讲官与记注官分作两

项，似可循康熙九年之例，定为满洲讲官四员，汉讲官八员。  

——每日进讲员数  

谨按顺治十二年，定以掌院学士率讲官或二人，或三人进讲。康

熙年间每日进讲之员，无可查考。臣愚以为进讲之员太多，不免徒务

虚文。谨拟每日以一人进讲，不事旅进旅退，与寻常召见无异。庶讲

官凝定专一，得以悉心启沃；皇上静对臣工，听其讲论今古，亦得细

察其精神器识，即此可以陶冶人才矣。  

——讲官应用何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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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按现在起居注官，专用翰詹两衙门之人。溯查康熙年间，励杜

讷以州同而转讲官，高士奇以中书而转讲官，当时取人，往往不限资

格。又康熙十六年，有满洲讲官兼用小九卿之例。乾隆初年，有呈进

讲章兼用科道之例。此次设立讲官，似可援此二例斟酌行之。臣之愚

见，拟请除大学士、掌院学士及六部、都察院职事较繁，无庸充补讲

官外，其余内阁学士及九卿科道之由科甲出身者，准其与翰詹两衙门

一体充补讲官，庶取人之途较广，而仍不违乎成例。  

——定保举讲官之法  

谨按顺治十二年初立讲官，谕令大臣选词臣学问淹博者八人。既

由臣下选择，是保举之法也。康熙年间，讲官由题本开列请简；乾隆

年间，讲官由引见擢用，至今相沿不改。臣思此次复设此官，仍须行

选择保举之法。盖保举尚恐其滥，惟保举讲官断不至于滥，不特保人

者十分慎重，即受保者自揣学问平庸，亦必不敢妄进以取戾也。求皇

上于一二品大臣中，特旨派出四五人，令其各保数员以备进讲。此次

所保之人，或升迁出差，将次缺员，又求特派四五人，令其各保数员

进讲。所保之人必容止庄重，辞气温雅，又必兼熟《通鉴》、《会典》

二书。如不称职，令其退出讲筵；或根柢甚深，而口稍拙讷者，不妨

保举。  

——进讲之地  

谨按康熙年间进讲之地，懋勤殿为多。惟十二年暂修宫殿，驾驻

瀛台，即在瀛台进讲。二十三年天气严寒，即在暖阁进讲。其余或在

郊外，或幸南苑，皆不辍讲。是地可随时迁移也。今奉谕旨便殿进讲，

皇上现御东书房，臣拟请即在东书房进讲。以后或有迁移，临时再降

谕旨。  

——进讲之仪  

谨按康熙年间进讲仪节，初人，行三叩礼，侍立，诣讲案前进讲。

讲毕，复行三礼。至十六年停止讲毕之三叩礼。臣今拟就此仪稍为酌

量，请即东书言之：皇上升御床西面，床上恭设一横几为书案，置所

讲之书于案上；又预设小几于室中，为讲官之讲案。届时讲官捧书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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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于讲案上，转出案西，跪东北面，一叩，兴；复讲案位，侍立宣讲。

讲毕，复转出案西，跪一叩，兴；趋出。如遇圣驾不御东书房，所有

皇上南面，讲官北面之处，有时限于地势，再行临时斟酌。谨照此仪

另绘一图附呈。  

——进讲之时  

谨按康熙年间尚未设立军机处，部院奏事，即系大臣入对承旨，

奏事既毕，然后讲官人侍。自九年至二十年皆然也。二十一年，乃改

于部院未启奏之前，讲官先入进讲。遥想其时，大约不过辰刻耳。今

则时势移易，较康熙年间迥有不同。康熙年间，部院章奏不过数件，

今则每日多至七、八十件；康熙年间，各省章奏，圣祖省览，直待夜

分燃烛之后，今则清晨裁定，宣谕军机而批答；康熙年间，引见人员

甚少，今则逐日皆有引见。有此数者之不同，则每日早间圣躬亦烦劳

矣。臣之愚见，拟请待引见以后，皇上万机已毕，御前大臣、侍卫等

皆已散直，日永神暇，然后讲官进讲。则有义理之悦，而无他务之扰，

庶几如圣祖读书记中所谓： “神理渊穆，怡然忘倦 ”云。  

——所讲之书  

谨按康熙年间所讲之书，先《四书》，次《尚书》，次《周易》，

次《诗经》，次《通鉴》。讲《通鉴》之时，仍兼讲《四书》。而顺

治年间，亦曾翻译《通鉴》及《大学衍义》二书呈进。今臣闻圣学高

深，诸经、《通鉴》讲贯已熟。窃谓为君之道，莫备于真德秀《衍义》、

邱濬《衍义补》二书。真氏于用人之道，邱氏于理财、治民之道，尤

言之深切著明。顷给事中吕贤基曾以为请臣拟请讲此二书，于今日时

政实有裨益。  

——陈讲之道  

谨按讲官陈说，贵忠诚切直，尤贵明于本朝掌故。康熙十六年谕

讲官宜进直言，毋有隐讳。二十一年谕讲官须有劝戒箴规之意，乃称

启沃。又圣祖御制《讲官箴》曰：“体之行之，朕躬是力；载献载替，

尔职宜饬。 ”又曰： “谊贵励翼，先正其心；尔苟勿欺，吐辞足钦。 ”

绎此八句，则知切直者未有不由于忠诚也。至于本朝掌故，则大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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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实有超越前古者。若能于每日进讲之时，将列圣至德善政称述一二

条，不惟君臣之精神互相警发，而为讲官者必熟于国家之典章，则凡

《会典》及列朝《圣训》，皆当时时研究。此中之磨厉人才，已不少

矣。  

——复讲之法  

谨按康熙十四年谕：日讲原期有益身心，今只讲官进讲，朕不复

讲，日久将成故事，不惟于学问之道无益，亦非所以为法于后世也。

嗣后进讲时，讲官讲毕，朕乃复讲。如此，庶几有裨实学。钦此。臣

思复讲之法，不过疑者诘之，误者辨之，非必逐句讨论也。今讲官讲

毕，应请皇上于疑难之处，俯加诘问；讲官错误之处，仰承指示。若

无疑可问，无误可指，即不妨默识深领，方为可久之道。  

——纂成讲书  

谨按康熙年间，讲官撰成讲章，分写正、副本，先期将正本进呈。

其撰法，先列经文，次列诸儒之说，次列讲官推演之义。既讲之后，

又将讲章编辑成书。今所传《四书解义》，《书经》、《易经》各解

义是也。此次所讲《衍义》及《衍义补》，真氏、邱氏之书本系臣下

进讲体裁，不必更撰讲章，亦不必先期呈进矣。只须于本日递一折片，

云臣某人今日进讲第几卷、第几页、某句起、某句讫。谨奏。已为简

当。至已讲之后，仍须编辑成书，将来刊刻流传，以昭圣学之盛。其

编辑之法，先抄真氏、邱氏全文，次列讲官敷陈之说，以能征引《会

典》者为上。于既讲后三日呈递，俟发下之后汇缮成帙，汇成三卷进

呈一次。抑臣又有请者，《圣祖御制文集》中有讲筵绪论二卷，凡八

十五条。皇上聪明天纵，讲筵触发，间有绪论，敬祈发下交讲官编入，

使臣等钦诵之余，益加儆惕，则兴起多矣。  

——讲官体制  

谨按康熙年间，讲官恩遇最为隆渥，或赐诗篇，或赐邸第，或赏

貂皮，或交部议叙。锡赉便蕃，非常之典，非臣下所敢议及也。至于

体制所在，虽属虚文，亦宜稍示优异。一得讲官，虽编、检、科道，

皆得专折谢恩。其雨帽、坐垫，请照现在起居注官之例。朝贺班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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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照南书房翰林之例。至于春秋经筵，侍班，宜在六部堂官之次，并

随至文渊阁赐茶。其科道充讲官者，即不派街道巡城差使。间有扈从

之时，讲官所用帐房及一切应用物件，仍遵康熙十二年谕定章程，酌

定数目，由内务府给与。  

——进讲年数  

谨按康熙进讲，自九年至二十五年，凡十有七载。中间如三藩用

兵，九省骚动，捐例常开，仓库空虚，实有倍甚于今日者，而未尝停

讲。盖圣祖实由于此中深求政要，兼厉人才，非以此为文章之娱也。

汤斌之放江苏巡抚，圣祖谕曰： “以尔久侍讲筵，老成端谨，故特简

尔。 ”熊赐履之既没，圣祖谕吏部曰： “赐履夙学老成，为讲官多年，

未尝不以内圣外王之道，正心修身之体，直言讲论。”当时伟人辈出，

大抵多识拔于讲筵之中。盖侍学既久，故知之真也。皇上复举旧章，

伏愿行之久远，不可遽求速效。虽有偏灾小警，不可停罢。渐濡既久，

风气日振。臣前折所谓十年以后，人才当有起色也。若举行数载，或

即停止，虽于圣学无损，而固不能收百年树人之效。区区之忱，尤在

于此。伏乞圣鉴。  

以上十四条，竭臣愚忠，粗定大概规模。其有不典不详，求皇上

饬交各衙门核复施行。谨奏。  

议汰兵疏  咸丰元年三月初九日  

奏为简练以裕国用事。  

臣窃维天下之大患，盖有二端：一曰国用不足，一曰兵伍不精。

兵伍之情状，各省不一。漳、泉悍卒，以千百械斗为常；黔蜀冗兵，

以勾结盗贼为业；其他吸食鸦片，聚开赌场，各省皆然。大抵无事则

游手恣睢，有事则雇无赖之人代充，见贼则望风奔溃，贼去则杀民以

邀功。章奏屡陈，谕旨屡饬，不能稍变锢习。  

至于财用之不足，内外臣工，人人忧虑。自庚子以至甲辰，五年

之间，一耗于夷务，再耗于库案，三耗于河决，固已不胜其浩繁矣。

乙巳以后，秦、豫两年之旱，东南六省之水，计每岁歉收，恒在千万

以外，又发帑数百万以振救之。天下财产安得不绌宣宗成皇帝每与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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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言及开捐一事，未尝不咨嗟太息，憾宦途之滥杂，悔取财之非计也。

臣尝即国家岁入之数与岁出之数而通筹之，一岁本可余二三百万。然

水旱偏灾，尧、汤不免。以去年之丰稔，而江、浙以大风而灾，广西

以兵事而缓，计额内之歉收，已不下百余万。设更有额外之浮出，其

将何以待之今虽捐例暂停，而不别筹一久远之策，恐将来仍不免于开

捐。以天下之大，而无三年之蓄，汲汲乎惟朝夕之图，而贻君父之忧，

此亦为臣子者所深耻也。  

当此之时，欲于岁入常额之外，别求生财之道，则搜括一分，民

受一分之害，诚不可以妄议矣。至于岁出之数，兵饷为一大宗。臣尝

考本朝绿营之兵制，窃见乾隆四十七年增兵之案，实为兵饷赢绌一大

转关，请即为我皇上陈之：  

自康熙以来，武官即有空名坐粮。雍正八年因定为例：提督空名

粮八十分，总兵六十分，副将而下，以次而减，下至千总五分，把总

四分，各有名粮。又修制军械，有所谓公费银者，红白各事，有所谓

赏恤银者，亦皆取给于名粮。故自雍正至乾隆四十五年以前，绿营兵

数虽名为六十四万，而其实缺额常六、七万。至四十六年增兵之议起，

武职坐粮，另行添设养廉，公费、赏恤，另行开销正项，向之所谓空

名者，悉令挑补实额，一举而添兵六万有奇，于是费银每年二百余万。

此臣所谓饷项赢绌一大转关者也。是时海内殷实，兵革不作，普免天

下钱粮已经四次，而户部尚余银七千八百万。高宗规模宏远，不惜散

财以增兵力。其时大学士阿桂即上疏陈论，以为国家经费，骤加不觉

其多，岁支则难为继。此项新添兵饷，岁近三百万，统计二十余年，

即须用七千万，请毋庸概增。旋以廷臣议驳，卒从增设。至嘉庆十九

年，仁宗睹帑藏之大绌，思阿桂之远虑，慨增兵之仍无实效，特诏裁

汰。于是各省次第裁兵一万四千有奇。宣宗即位，又诏抽裁冗兵，于

是又裁二千有奇。乾隆之增兵，一举而加六万五千，嘉庆、道光之减

兵，两次仅一万六千；国家经费耗之如彼其多且易也，节之如此其少

且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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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今冒昧之见，欲请汰兵五万，仍复乾隆四十六年以前之旧。骤

而裁之，或恐生变，惟缺出而不募补，则可徐徐行之，而万无一失。

医者之治疮痈，甚者必剜其腐肉而生其新肉。今日之劣弁羸兵，盖亦

当量为简汰以剜其腐者，痛加训练以生其新者。不循此二道，则武备

之弛，殆不知所底止。自古开国之初，恒兵少而国强。其后兵愈多，

则力愈弱；饷愈多，则国愈贫。北宋中叶，兵常百二十五万，南渡以

后，养兵百六十万，而军益不竞。明代养兵至百三十万，末年又加练

兵十八万，而孱弱日甚。我朝神武开国，本不藉绿营之力。康熙以后，

绿营屡立战功，然如三藩、准部之大勋，回疆、金川之殊烈，皆在四

十六年以前。至四十七年增兵以后，如川、楚之师，英夷之役，兵力

反远逊于前。则兵贵精而不贵多，尤为明效大验也。八旗劲旅，亘古

无敌，然其额数，常不过二十五万。以强半翊卫京师，以少半驻防天

下，而山海要隘，往往布满。国初至今，未尝增加。今即汰绿营五万。

尚存汉兵五十余万，视八旗且将两倍。权衡乎本末，较量乎古今，诚

不知其不可也。  

近者广西军兴，纷纷征调外兵。该省额兵二万三千，土兵一万四

千，闻竟无一人足用者。粤省如此，他省可知。言念及此，可胜长虑。

臣闻各省之兵，稍有名者，如湖南之镇箪，江南之寿春，浙江之处州，

天下不过数镇。裁汰之法，或精强之镇不动，而多裁劣营；或边要之

区不动，而多裁腹地；或营制太破，归而并之；或汛防太散，撤而聚

之。是在兵部之精审，督抚之体察，未可卤莽以从事耳。诚使行臣之

说，缺出不补，不过六年，五万可以裁毕。以一马二步计之，每年可

省饷银一百二十万。十年以外，于经费大有裨益。此项银两不轻动用，

督抚岁终奏解户部，另行封存，专备救荒之款，永塞开捐之路。养兵

为民也，备荒亦为民也，塞捐以清仕途，尤爱民之大者也。一分一毫，

天子无所私利于其间，岂非三代公心，贤于后世搜括之术万万者哉！ 

若夫训练之道，则全视乎皇上精神之所属。臣考本朝以来，大阅

之典，举行凡二十余次。或于南苑，或于西厂，或于芦沟桥、玉泉山。

天弧亲御，外藩从观，军容一肃，藩部破胆。自嘉庆十七年至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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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大阅者四十年矣。凡兵以劳而强，以逸而弱。承平日久，京营之兵

既不经战阵之事，又不见搜狩之典，筋力日懈，势所必然。伏求皇上

于三年之后，行大阅之礼。明降谕旨，早示定期。练习三年，京营必

大有起色。外省营伍，势难遽遍，求皇上先注意数处，物色将才，分

布天下要害之地。但使七十一镇之中，有十余镇可为腹心；五十余万

之中有十余万可为长城，则缓急之际，隐然可恃，天子之精神一振，

山泽之猛士云兴，在我皇上加意而已。昔宋臣庞籍汰庆历兵八万人，

遂以大苏边储；明臣戚继光练金华兵三千人，遂以荡平倭寇。臣书生

愚见，以为今日论兵，正宜法此二事。谨抄录乾隆增兵，嘉庆、道光

减兵三案进呈，伏乞饬下九卿、科道详议。斯道甚大，臣鲜阅历，不

胜悚惶待命之至。谨奏。  

备陈民间疾苦疏  咸丰元年十二月十八日  

奏为备陈民间疾苦，仰副圣主爱民之怀事。  

臣窃惟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自古莫富于隋文

之季，而忽致乱亡，民心去也；莫贫于汉昭之初，而渐致乂安，能抚

民也。我朝康熙元年至十六年，中间惟一年无河患，其余岁岁河决，

而新庄高堰各案，为患极巨；其时又有三藩之变，骚动九省，用兵七

载，天下财赋去其大半，府藏之空虚，殆有甚于今日。卒能金瓯无缺，

寰宇清谧，盖圣祖爱民如伤，民心固结而不可解也。我皇上爱民之诚，

足以远绍前徽。特外间守令，或玩视民瘼，致圣主之德意不能达于民，

而民间之疾苦不能诉于上。臣敢一一缕陈之：  

一曰银价太昂，钱粮难纳也。苏、松、常、镇、太钱粮之重，甲

于天下。每田一亩，产米自一石五六斗至二石不等。除去佃户平分之

数与抗欠之数，计业主所收，牵算不过八斗。而额征之粮已在二斗内

外，兑之以漕斛，加之以帮费，又须各去米二斗。计每亩所收之八斗，

正供已输其六，业主只获其二耳。然使所输之六斗，皆以米相交纳，

则小民犹为取之甚便。无如收本色者少，收折色者多。即使漕粮或收

本色，而帮费必须折银，地丁必须纳银。小民力田之所得者米也。持

米以售钱，则米价苦贱而民怨；持钱以易银，则银价苦昂而民怨。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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